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亲亲蛇後 by 珊朵拉

我是个孤儿，听我师父说当年他在山下闲逛的时候捡到我。本来他不想管我的，可是我在他离开的时候放声大哭，他一心软就把当年还是婴儿的我给捡了回来。算起来今年是我跟师父相依为命的第十八年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被捡的时候多大，就姑且算是今年十八岁吧！我的师父呢，说他是道士可是他光著头，说他是和尚可是他酒肉照喝照吃。要问他这些年来教我什麽？我也只能回答不知道，因为我师父好像什麽都懂一点，但又很懒，总是要我自己去看他的书。而我平时既要砍柴做饭，还要上山打猎哪能有那麽多闲工夫看他的那些破玩意。师父总是看著我摇头，说我空有一身力所却什麽都不懂。而我总是反驳说有力是怎麽不好，有力是可以做的事有好多。

师父见说不信我，後来就渐渐不说我啦，任由我自己高兴。这天，我带上弓箭上山打野味，因为我和师父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尝到肉的滋味，也不知道怎麽回事，今年在山上一只动物都没碰到，还累得我一身汗。突然我看到一只鹿从我眼前跑过，我赶紧追了上去，可是在跟到一条小湖前鹿又不见踪影，我气的把弓箭丢在地上，一屁股坐在湖边的大石上。

坐著坐著，我发现湖水好清，而我一身的臭汗正好可以洗干净。於是我就脱光了衣服下了湖水，反正这里是大山不可能有人会来。我在湖中游来游去，非常惬意。突然感到下身一阵巨痛。我忙停下来走出水面，才发现我的命根子被一条蛇给咬住，我吓了一跳，忙拎住蛇尾巴想把它拉下来，可是一拉之下痛的是我自己。同时我还感到那条蛇正吸我命根子的血，这一下还得了，我的命根子要是被吸干啦以後怎麽用！？我想起以前在师父的书上看到可以用命根子倒著吸回来，於是我试著用这种办法。这种办法果然有效，不一会我就感到血流回了自己的身体，但由於吸的过猛把那条蛇也吸干啦。看著那条干瘪瘪的蛇，我轻易地把它拉了下来，可是我的命根子竟然比平时粗了一些，而且感到有些凉凉的。我吓得连忙穿好衣服，拿上弓箭便往家里跑，一路上好不容易洗干净的身上又是一身汗。

“师父，不得了啦！”还没进门，我就大声叫著。

“笨徒儿，发生了什麽事，大惊小怪的。”师父听到我的叫声回应著。

“师父，救我！”我冲进房子，把刚才发生的事跟师父说了一遍。

“来，让我看看。”师父看了看我的状况，摇了摇头，我党政军民学以为我死定了，吓的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“哎，笨徒儿。你知不知道，咬你的那条蛇是非常淫的雌蛇，今天可能是她的交配期，你正好出现在她交配的地方，她当然一口咬住你阳气最盛的位置。”师父叹了口气。

“那我怎麽办！？我是不是要死啦！”我的声音像是要哭出来一样。

“哪个说你要死啦？不过以後你千万要当心雄蛇，因为你刚才一阵奔跑把那条雌蛇的精华全部吸到血液中，要是雄蛇闻到这个气味找上你，你就要小心。”师父好像一副看好戏的样子。

“师父，您足智多谋，是不是有办法替我化解啊。”我用希望的眼神看著师父。

“此乃天意，为师也帮不了你，你好自为之。”师父好像偷笑的走进了他自己的房间。

“师父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”我渴望的望著师父的背影。

以後的几日，果真如师父所说，只要我走到那都有一群蛇跟著。开始的时候还真吓我一跳，後来发现这些蛇都没有攻击我的意思，我就放心地让他们跟，而且我一个人走在山上很孤单的，有时候把它们当说话的对象聊聊天，反正他们也听不懂。

这天，我照常上山砍柴，听到後来有前面移动的声音又没有在意。等我突然一回头，竟然突然一回头，竟然发现後面不是一群蛇，而是一条蛇，一条白色的大蛇，足足有三丈多长，蜿口那麽粗，正对著我吐著红信。我吓的後退两步。

“蛇兄，我的肉不好吃。”我吓的抖了抖，却忘记我身上的气味很吸引雄蛇。

那条蛇也不管听不听懂，把蛇首伸到我面前，在我全身上下看了几遍，然後就游动身体走啦。我全身僵硬地叮著它看，直到它走後我才骂自己没出息，一条蛇就吓成这样。当然这种丢脸的事我是不会回去跟师父说的，要不然他又会取笑我。

又是一天，师父大早就告诉我说他今天有事要下山一趟，大概明早才会回来，叫我一个人在家要看好门户。交待完後，师父就下山了。

白天一切都很平静，到了傍晚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。

“谁呀？”我想师父不可能这麽早回来。

“小生是进京赶考的秀才，因为错过了宿头，想在贵宝地借宿一晚。”门外的人显的文质彬彬。

“对不起，我这儿不方便留客。”我记得师父临走时的叮嘱。

“这荒山野岭，难道要小生露宿吗？行行好，我就只借宿一晚。”声音中充满了恳求的意思，我心软的打开了门，看到门外是一个身穿白衣的书生，面孔相当俊俏，看起来也不像坏人，就放他进来。

“进来吧，我这儿房间少，要委曲你跟我挤一晚。”我帮他拿过包袱。

“哪里，多谢，小生姓白，你就称呼我白克吧！”书生一表斯文的谢过。

夜间，我与那书生凑和在一起睡，虽然隔著一麻被子，我还是感到从书生身上散发的凉意。

“白兄，你身上怎麽这麽冷啊？”我转过头望著他。

“你有所不知，小生天生体温低，所以冬天也不怕冷的。”他面对我，我有一种被蛇盯著的感觉。我赶紧转头，想甩掉这种荒唐的念头。

“原来如此，那睡吧。”我倒头睡著了。

半夜，我觉得身上怎麽压著一个冰冰的东西，我伸手去拉被子。却碰到一片冰冰的皮肤。我吓得张开眼，发现压在我身上的人竟然是那个书生。

“你……你要干什麽！？”我这是不是叫引狼入室啊。

“嘘……”他作了个小声的动作，然後就用眼睛盯著我，看著他的眼睛，我的神志开始模糊，迷蒙中感到他在摆弄著我的身体。

最先是我的嘴，感到他的舌头非常灵活的在我口中翻动。再後来是胸前，被他捏得又红又紫，连原来咖啡色的乳头也被他弄的红肿起来。接著我闻到一股很好闻的味道，我使劲用鼻子吸了吸，发现这种味道是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的。他发现我已经任由他胡作非为，便移开了盯著我的双眼。从迷蒙中清醒的我竟发现自己抱住他的头，把舌头伸进了他的口中，还意犹未尽的摩擦著他的身体，吓的我赶紧松开手，放开他的唇。由於缩的太急，　　还　在我们中间。

“呃”我放开了他，他去抱紧我。而我刚才闻到的气味开始发挥作用，我竟然有种期待下一步的想法。当然，他也正在往下走，手来到了我的腰部。

“嗯”我轻哼了一声，身体放松的任由著他的手作怪。滚烫的皮肤在他冰凉触摸下，我舒服的快睡著啦。他发现我的状态，抓起我的腿使劲往上一压，让我整个臀部都挺向他，他露出他那巨大的肉棒来到我的下面。

“不要。”我大叫，这麽粗进到我体内我还要不要活啦。可他那管这麽多，一下就挺入了我的後穴，开始大力的抽插。

“啊”迷蒙的意思又回来啦，我随著他的深入面摇动腰部。并大声的喘息。

“嗯……唔……啊”我无意思的摇动，想要他深入的更多。他却好像发现了什麽，匆匆穿上了衣服跑了出去。

“笨徒儿，为师回来啦。”师父的声音从门外响起。

“师父，救我。”我大叫著师父。

“！”门被师父踢开，看到一身狼藉的我，忙拉起被子盖。

“师父，刚才……”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跟师父说了一遍。

“说你笨你还真笨，不是叫你少接近雄蛇吗？”师父劈头把我骂了一顿。

“我……他是蛇！？”我吃惊地看著师父。

“废话，看样子他是一条成了精的蛇。”师父一副思考的样子。

“那我以後怎麽办？”我求助地望向师父。

“你以後不要出门，我想说不定过些日子他找到合适的雌蛇就会期放过你的。”可怜我当成雌蛇被一条成了精的雄蛇上啦。

以後一段日子，我都不出门，这下可苦了师父，什麽事他都要自己来，又是一个大白天。

“咚咚”敲门声响起，我以为是师父回来了，走过去打开门。

“是你！你还有胆子来啊！”我把门甩上。

“亲爱的，我好想你啊！为什麽这麽多天不出来，想死我啦。”他一下就　在我身上，跟牛皮糖有的比。

“你给我滚，我不是蛇，我也不喜欢你。”我厌恶的看著他，就是因为他我自从那天之後几天也不能好好的坐，还有这些天也不敢出门。

“亲爱的，对不起，那天你身上的味道太好闻啦，我一时忍不住。”他一副抱歉的样子。

“你这条蛇精，放开我徒儿。”这时，救星突然出现，师父回来啦

“师父。”我高兴的大叫。

“不放，他现在是我的。”那条臭蛇死死地抱住我不放。

“蛇精，我徒儿不是蛇，你跟他是不会有结果的。”师父先来软的。

“管他是什麽，只要我喜欢，我要带他回去。”臭蛇一脸痴情的样子让我目瞪口呆。

“你真是冥玩不灵，你要再不放他就别怪我不客气。”师父摆起架式，把我感动的不知道说什麽好。

“老头，别以为我怕你。我是看在你是亲亲的师父才让你三分的。”他援身一变变成一条巨大的白蛇。

“你……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。”我感觉看他有点眼熟。

“对啊，我就是那天对你一见锺情的。”白蛇吐出红信舔了我一下。我倒，原来是这麽一回事啊。

“原来如此，但你也不能强行上了我徒弟。”师父说话真粗鲁，什麽上啊上的，真粗鲁。

“这都怪亲亲的味道实在太香啦，那天我实在忍不住才吃了他。”它听到师父的口气松了，变回原形回到了我的身边。

“冤孽啊冤孽啊，徒儿你就随他去吧。”师父伸指算了一下，竟摆摆手示意白蛇可以带我走。

“师父，我不要。”我才不要回去当白蛇的欲奴呢！

“笨徒儿，你看看你额头。”我冲回房间照了照镜子，额头上竟然出现一条白色的小蛇。

“这是怎麽回事！？”我一把抓住跟进来的白蛇。

“哦，这是蛇後的标志。我忘了跟你说啦，我是这座山的蛇王。”倒，我竟然碰到一条蛇王。

“死蛇，臭蛇。”我拿起东西丢他，气死我啦。

“亲亲蛇後，我们走吧。”白蛇闪过我丢的东西，抱起我飞了出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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